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嵌入理论视角下新乡贤有效参与乡村治理的机制—

—基于浙江省 S 村的个案研究
1
 

尚巧敏 

南京师范大学 

摘要：为了探究新乡贤有效参与乡村治理的机制，采用嵌入理论，以浙江省 S 村为个案，研究新乡贤在 S 村的

经济嵌入、政治嵌入、文化嵌入和社会嵌入的机制，分析新乡贤推动乡村的有效治理的原因。结果表明，乡村有效

治理的核心要素在于乡村多元治理主体的团结协作、贤能资本和基层政权的有效结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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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”，指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性，这为新阶段的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。乡村

振兴战略内涵丰富，其核心为发展，目的是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因而，在取得已有的乡村振兴成果上，如何从

“治理有效”角度更深层次地剖析和理解乡村治理，是促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关键。当代中国乡村的治理场域发生着重大变化，

其中新乡贤作为新的主体参与乡村治理，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，彰显着人力资本的优势。 

1 问题的提出 

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“创新乡贤文化”，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将“乡贤文化”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范畴，“十三

五规划纲要”明确提出要培育“新乡贤文化”。近年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多个一号文件进一步阐述了“新乡贤文化”，强

调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性。 

我国各地业已纷纷开展新乡贤文化建设工作、成立新乡贤组织。如江苏泰兴大力实施“新乡贤回归”工程、浙江上虞成立多

个镇街新乡贤联谊会、浙江台州创建“1+6”新乡贤调解模式、江西吉安大力推进新乡贤示范区建设等。新乡贤作为乡村治理的

“新”主体发挥着独特的作用。然而新乡贤具有什么样的特点？这一群体如何有效参与乡村治理？其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哪些

作用？其与乡村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如何？基于此，本研究梳理回顾新乡贤的相关文献，通过个案研究重点分析新乡贤以何种

方式嵌入到乡村治理结构，探究其嵌入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所蕴含的治理逻辑和治理成效，总结新乡贤嵌入式治村的经验，为其他

地区的新乡贤治村提供可借鉴经验。 

2 文献回顾及嵌入理论框架 

2.1 新乡贤文献回顾 

目前，学界以新乡贤为主题展开了多样化的研究，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。通过梳理和归纳相关文献，将已有的研究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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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为四个方面。 

第一类是新乡贤的概念界定和类型划分。钱念孙
[1]
认为，“有德行、有才华，成长于乡土，奉献于乡里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

高、口碑好的人，可谓之新乡贤……再宽泛一点说，只要有才能，有善念，有行动，愿意为农村建设出力的人，都可以称作新乡

贤”。王先明
[2]
认为新乡贤是“出自于乡村，成就于城市;成长于乡土，弄潮于商海”的有特殊城乡内在关联的一批人。新乡贤包

括扎根于乡土社会文化的德行高尚、对乡里公共事务有所贡献的人，以及乡土文化中培育出来的经济能人、文人学者、成功创业

人士、退休公职人员、农村道德楷模等。 

第二类是新乡贤产生的条件。李金哲
[3]
分析新乡贤产生的土壤，将其归纳为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物质条件、村民自治制度的的

政治条件、现代技术条件、乡绅治村的历史条件、乡土情怀的社会心理条件。钱再见
[4]
研究新乡贤流入乡村的机制，从政府、社

会、文化、乡村等多个维度进行分析，构建新乡贤“回得来”“留得住”“干得好”的人才下乡机制。 

第三类是新乡贤发挥作用的路径。原超
[5]
以国家经纪理论为基础，分析乡贤理事会的运作机制，从治理主体、运作逻辑和治

理绩效三个方面探讨新经纪机制的特点，总结出乡贤理事会这一新“经纪机制”促进乡村社会整合、重塑乡村的公共价值
[4]
。新

乡贤能够引领现代乡风民风家风建设，推动建立法治、德治和自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等。 

第四类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困境。吴莉娅
[6]
总结了新乡贤面临的行政化困境，其内生动力不足、外生依赖性强，经济资

源主导、资本逻辑抬头，存在权威异化倾向等障碍。新乡贤与村委职能边界模糊、其参与村治诉求难以得到满足、其自主性与体

制约束性产生摩擦等问题。 

梳理相关文献，可见新乡贤的研究视野广阔、角度多元、内容丰富。本研究构建嵌入理论框架，以 S 村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

理的历程为个案，分析新乡贤以哪些路径参与乡村治理、新乡贤如何与乡村其他主体形成和谐共处的关系。本研究重在探究新乡

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机制，以期为其他地区的新乡贤参与村治提供可借鉴经验。 

2.2 嵌入性理论框架 

波兰尼在《大变革》中首次提出“嵌入性”概念，将其应用于经济研究，指出经济活动以三种不同模式即互惠、再分配、交

换嵌入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。以嵌入性理论为基础，根据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构建新乡贤嵌入治理的分析框架，分为经济

嵌入、政治嵌入、文化嵌入和社会嵌入。 

2.2.1 经济嵌入 

经济嵌入是指新乡贤凭借自身具有的资本优势嵌入乡村治理结构，带动当地村民就业，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。基于拉动

效应和乘数效应理论，新乡贤以其发展的产业经济带动乡村发展，新乡贤的经济嵌入能发挥其经济优势，在经济领域推进乡村善

治，从而改善乡村的经济生态。 

2.2.2 政治嵌入 

政治嵌入是指新乡贤凭借自身具有的政治优势嵌入乡村治理结构，为乡村的发展提供政治支持。乡村公共领域的治理需要

调和基层政府与村干部、村干部与村民的矛盾，最终形成集体行动。而新乡贤作为中介人的角色，积极协调多方矛盾，推动个体

偏好和乡村社会偏好一致性的发展，实现了乡村政治领域的帕累托改进。新乡贤发挥其政治优势，在政治领域推进乡村善治，从

而改善乡村的政治生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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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3 文化嵌入 

文化嵌入是指新乡贤凭借自身具有的文化优势嵌入乡村治理结构，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，丰富乡村的文化系统，提高乡村的

文明水平。一方面新乡贤熟悉本地民俗风情与村民保持较高的文化认同，其将所具有的知识和技能运用于乡村的文化活动，培育

乡村新风新貌，在文化领域推进乡村善治，从而改善乡村的文化生态。 

2.2.4 社会嵌入 

社会嵌入是指新乡贤凭借自身具有的知识在村民健康、乡村治安等方面发挥作用，促进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。新乡贤发挥其

具有的相关知识，在社会生活领域推进乡村善治。 

3 S 村案例选择与描述 

改革开放初期，S 村原有企业逐渐走向下坡路，村里欠下巨款。1986 年，S 村“两委”班子开始谋划乡村重振之路，改造村

里的基础设施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，在 3 年时间里还清欠债。此后，每一届村“两委”班子都积极招商引资，大力发展经济，历

经 30 年将原先的“空心村”建成如今的“亿元村”。新乡贤在 S 村振兴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 

S 村所在的 W 市作为全国首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单位，也是浙江省乡村治理创新的模范县域。近年来，W 市紧紧围

绕新乡贤“同心共富”这一主题，整合资源，加强示范引领，不断激发新乡贤活力，凝聚新乡贤智慧和力量，取得显著成效。而

S 村也成为浙江省“省级示范村”、著名的幸福村、集体经济收入排名第三的富裕村。因而 S 村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个案具

有比较典型的研究价值和推广意义。 

4 S 村新乡贤嵌入治理的机制分析 

新乡贤在嵌入式治理的过程中与乡村其他主体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，从中提高了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，从而促进乡

村的有效治理，推动乡村的繁荣发展（图 1）。 

4.1 S 村新乡贤的经济嵌入 

经济是乡村发展最坚实的物质基础，关系着乡村整体经济实力和村民的收入水平。在 19 世纪 80 年代，S 村村企经济下滑，

甚至出现负债，一些乡贤尝试创办民营企业，为破解 S 村的经济困境贡献了力量。其中 LXL 建立了摩托企业，将摩托配件的加工

业务交给村民，为当时就业困难的村民提供了就业，拉动村民致富。目前，S 村涌现了多位企业家型乡贤，他们发挥的经济优势

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其一，新乡贤创办企业发挥商业才能，为村庄的发展如基础设施的兴建、公共事业的建设等提供资金

支持。其二，新乡贤提供企业中合适的工作岗位，或是向村民传授致富经验，或是提供村民劳动技能培训的机会。其三，新乡贤

利用自身的人脉关系，为村内集体经济的发展如商业综合体的建设广泛地招商引资，搭建村庄经济发展平台。 

S 村和 M 村是同一街道下的两个毗邻村庄，S 村从 90 年代开展新乡贤制度建设，M 村并未引入新乡贤制度，通过实地调研发

现近几十年来两个村庄的发展呈现较大的差异。根据两个村庄 2004 年和 2022 年的年终收支报表（表 1、表 2）可知，自 2004)—

2022 年，S 村的经营收入迅速增长，其 2022 年经营收入约为 2004 年经营收入的 19 倍。M 村的经营收入增长幅度较小。在新乡

贤的助力下，S 村在近几十年来积极投标建设项目，大力发展菜场、购物中心等集体经济，从中获得丰厚的收入。2022年，S 村

主要收入余额约为 M 村主要收入余额的 6 倍，S 村经营支出约为 M 村经营支出的 13 倍。这一系列数据表明在新乡贤的经济嵌入

模式下，S 村的集体经济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。在近 40 年的经济振兴过程中企业家型乡贤发挥着关键作用。他们善于抓住机遇、

精于学习企业管理知识，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，为家乡的经济繁荣做出贡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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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2004年 S 村和 M 村的年终收支报表重点数据展示 

 

 

表 2 2022年 S 村和 M 村的年终收支报表重点数据展示 

 

4.2 S 村新乡贤的政治嵌入 

S 村的多位政治能人型乡贤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。其一，新乡贤在基层政府任职，如 LXC 历任当地的县委常委、市行

署专员、市党组书记、市委副书记等职，根据村庄发展现状向市里提议“旧村改造”，推动 S 村成为 W 市首批实现“旧村改造”

的村庄。而在“三改一拆”的政策机遇下，他为 S 村的发展争取有利资源，为 S 村招商引资提供政策支持。其二，S 村设立乡贤

参事会，为新乡贤提供参事、议事的平台。在村“两委”的支持下，新乡贤定期召开乡贤参事会，围绕村庄发展目标、集体经济

建设和村内重大事项提出意见和建议。新乡贤以协商民主的形式融入村庄治理，不断发挥着积极作用。其三，S 村设立乡贤调解

委员会，核心是借助新乡贤的特殊身份和丰富经验解决村庄内部的矛盾纠纷。委员会的乡贤扎根本土，熟悉本土人情关系，具有

高超的矛盾协调解决能力，具有一定的声望，又能够遵循“以事实为依据，以理服人”的原则，通过“乡话”“软话”巧妙地解

决村民间的矛盾。 

近年来，S 村乡贤参事会平均每年召开 4～5 次，乡贤筹划意见近百条。十几年来 S 村没有村民向街道或镇上访的情况，实

现了“问题不出村、纠纷不出村”，调解成功率近 100%。S 村村“两委”积极落实 W 市基层治理的政策要求，推动建立乡贤理事

会和乡贤调解委员会，而 S 村的政治能人型乡贤协助村“两委”推动村庄的发展、解决基层矛盾纠纷，促进政治生态和谐发展。 

4.3 S 村新乡贤的文化嵌入 

新乡贤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，能够潜移默化地对乡村和村民的精神文明开展软治理。S 村的新乡贤从文化维度嵌入乡村治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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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其一，新乡贤带给村民新的价值观念。新乡贤凭借自身的努力获得在城市里发展的机会，在学有所成

后回归乡土，这种反哺品质是可贵的。在村民群体中树立甘于奉献的形象。同时，新乡贤将城市中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分享给村

民，使得村民了解和接受先进的思想和理念、现代社会的文明和规范。其二，新乡贤的榜样示范作用。新乡贤的人生经历了困难

和挫折，如今在不同领域收获成功，其吃苦耐劳、迎难而上、勇于创新等精神激励着村民。新乡贤以其人格和能力使得村民见贤

思齐，改变自身的习惯和行为。其三，新乡贤发挥自身的文化资源，推动村庄文化水平的提升。滩簧是 W 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

JBL 被评为滩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，其在村内表演滩簧艺术，推动村民对滩簧文化的认识。目前，新乡贤围绕村内文化礼堂的

建设建言献策，以礼堂的建设来进一步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。 

图 1 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框架 

 

S 村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活动，引导村民自觉抵制陈规陋习；村民在继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融合现代文明，其文化水

平得到明显提高，S 村的乡风文明建设活动也在 W 市树立典范。新乡贤的文化嵌入式治理是将乡贤的文化素养和榜样力量嵌入乡

村的文化结构和村民的精神活动中，推动了乡风文明建设。 

4.4 S 村新乡贤的社会嵌入 

乡村的发展除了经济、政治和文化层面，还包括社会领域，相应地，新乡贤具有多样的知识和技能，能够从社会维度嵌入式

治理。其一，新乡贤乐于为村民提供专业领域的帮助。例如 CFC 曾任职 W 市中医院院长，获评中国医院优秀院长和全国卫生系统

先进个人，而回归家乡后他的专业优势得到充分发挥。村民们可以便捷地从他那里获得医学诊断信息，村里有许多老龄人口不便

出门看病，他抽出时间为村里的老人们提供上门看诊服务，同时定期为村民义诊。目前，S 村兴建医养中心，他担任顾问和策划，

为乡村医养水平的提升做贡献。其二，新乡贤助力平安乡村建设。LZC 现任职市公安局副局长，将其知识和经验运用于村庄的社

会治安领域。在 S 村护村队的组建过程中，他对选拔出的优秀青年进行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，对护村队的任务和功能提出调整意

见。他也为村内的消防安全设施建设提供指导，很大程度地保障村民的生活生产安全。 

近年来，S 村村民的生活幸福感、安全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，这都离不开村里能人型乡贤的作用。剖析其本质，新乡贤的社

会嵌入式治理是将乡贤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嵌入乡村的社会结构中，提升乡村的社会治安水平和村民的身心健康水平。 

5 结语 

本研究通过对浙江省 S 村的个案研究，分析 S 村新乡贤如何从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等领域嵌入村庄治理，成为连接村内

外资源、村“两委”干部和村民的重要纽带，从而有效促进 S 村的全面发展，推动 S 村成为著名的幸福村和富裕村。由此可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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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村有效治理的核心要素在于乡村多元治理主体的团结协作、贤能资本和基层政权的有效结合。 

第一，本研究选择了浙江省 S 村的案例进行研究，受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因素影响，新乡贤具体参与村庄治理的机制在不同

地区也有所差异，这有待后续进一步系统、深入研究。第二，探究的过程中还思考了新乡贤在村庄中的嵌入、脱嵌、共生情况和

新乡贤组织的组织化程度等问题，这也有待后续的研究。第三，本研究从嵌入视角出发研究新乡贤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的作用，之

后可以结合其他理论，从更丰富的视角来探讨新乡贤发挥作用的机制，以此丰富相关研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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